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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叶旭耀 詹佩芳

  一网两地三方，全程线上“云操作”，仅需15分钟。

最近，浙江省首例跨境网上立案在青田县人民法院成

功受理，受到了旅居比利时的青田华侨季先生的

赞许。

  近年来，青田法院立足侨情县情实际，以实现涉

侨纠纷化解“简、快、好、省”为目标，全力构建“海内海

外联动调解、线上线下多元共治”的涉侨纠纷多元化

解格局，有力维护了华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青田法院院长徐蓓姿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青

田法院将在涉侨审判上开展更多探索，积极推行涉侨

跨国纠纷线上联系、立案、调解和庭审等改革创新举

措，积极打造涉侨纠纷多元化解“青田模式”，奋力建

设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侨乡法院”。

华侨群体不断壮大

涉侨审判应运而生

  青田是浙江第一大侨乡，“家家有华侨，人人有侨

眷”，全县55万人口中有33万名华侨，遍布世界120多个

国家和地区。

  20世纪80年代，敢闯敢想的青田人开始源源不断

地前往欧洲务工。到1993年，青田华侨数升至5万人。

随着华侨群体的壮大、涉侨纠纷的增多，原本归于“四

涉”审判（涉外、涉港澳台）的涉侨类案件逐步分离出

来，“涉侨审判”概念从无到有，内涵不断丰富，侨乡青

田成为司法改革的“试验田”。

  从90年代开始，涉侨案件的审判权逐渐下放。今

年69岁的徐新民曾是青田法院民一庭的老庭长，他见

证了早期涉侨审判的艰难摸索。

  徐新民回忆说：“当时有内部规定，涉侨的案子青

田法院可以办，但文书要送到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核。丽水是山区，山路崎岖，从青田到丽水来回要颠簸

4个小时，那时办涉侨案子，大量时间花在了路上，整

天为交通工具发愁。”

  因为远隔重洋，华侨们也同样怕麻烦，产生纠纷

时往往选择私了。直到后来，徐新民接手的一件民间

借贷纠纷案件，让华侨们改变了司法观念。

  被告叶某是一名旅居意大利不久的青田华侨，债

主李某拿着一张欠条将其告到法院。不过，对于借款

的来龙去脉，李某却闪烁其词，似乎另有隐情。细心的

徐新民经过调查发现，李某其实是一名“蛇头”，专门

组织非法偷渡牟利。叶某正是在李某的安排下，从青

田偷渡到意大利，因偷渡的尾款没有结清，叶某只好

写下了这张欠条。

  不合法债权不受法律保护，最终经过核实，青田

法院驳回了李某的诉求。此事在海外华侨圈一传十十

传百，从此“有事情，找法院”成为青田华侨们的共识，

涉侨案件数量逐年递增。从1990年到2000年间，年均受

理涉侨民商事案件1700余件。

首创跨境在线庭审

成功拉开改革序幕

  “那时候涉侨案件的审理都采用涉外案件的程

序，一个公告送达就要6个月的时间，一个案件没有1

年往往无法审结。”作为涉侨审判改革的探索者，青田

法院副院长章晓军多年以来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技

术改进、程序优化等各种创新，让华侨打官司更加省

时省心。

  2004年，青田法院尝试将涉侨案件的审判程序由

适用涉外程序改为国内普通审判程序，将公告送达法

律文书期间从6个月缩短为2个月，大大节省了诉讼

时间。

  2007年1月8日上午9时，青田法院的2号审判庭，

一起涉侨房屋纠纷案开庭。和往常不同的是，法院

在审判庭的右上角挂起了一块大屏幕。原来，原告

林某某夫妇远在西班牙马德里，因生意繁忙不能回

国参加诉讼，青田法院首创采用QQ网络视频进行

开庭审理。

  当时，跨境在线诉讼在全国都没有过先例，既

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没有技术保障，甚至可能

面临难以预测的舆论风险。可一旦成功，几十万名

海外侨胞都将因此受益。为此，青田法院进行了无

数次研讨、请示，最终顶着巨大压力，成功开启了全

国首例涉侨跨境在线庭审。在网络上，“QQ庭审”迅

速成为热词，此次庭审还入选当年的浙江省十大法

治新闻。自此，青田法院涉侨审判拉开了改革的

序幕。

  8月14日，首次通过视频成功庭前调解一起涉

侨离婚案。随后，又开通了涉侨诉讼导诉热线，用固

定电话快速解答当事人的法律咨询和情况反映。当

年下半年，青田法院率先尝试，在有当事人近亲属

佐证确认的前提下，利用QQ、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华

侨送达法律文书。考虑到海外华侨因时差咨询不

便，青田法院还在全省率先开通24小时自动语音导

诉服务专线。

  有了新媒体技术利器，涉侨审判改革按下了“快

进键”。2014年3月25日，青田法院成立全国首个涉侨诉

讼服务中心。为方便华侨诉讼，2014年9月，青田设立

了涉侨网络法庭，建设高清标准型数字法庭，实现了

网上立案、网上授权委托、网上开庭，全程录音录像的

存储刻录。当事人只需在电脑或者手机上轻轻一点，

即可参与庭审。当年即在海外联络员的协助下审结18

起涉侨民事案件，其中14件当庭调解。

  如今，在涉侨审判实践中，青田法院已全面推广

使用“中国移动微法院”“浙江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

（ODR）”等线上平台，为华侨提供数字化诉讼服务。最

近一年来，网上立案2713件，网上开庭524件，网上调解

211件，不断刷新涉侨审判司法实践。

线上线下多元共治

切实维护华侨权益

  作为“侨乡法院”，青田法院涉侨民事案件占民事

案件总数的25%以上，其中离婚、抚养、赡养等家事案

件占比67%。

  为了破解难题，青田法院积极引入“老娘舅”调解

模式，创造性地成立了家事纠纷人民观察调解团。在

此基础上，青田法院还与15个海外侨团签订《信息交

流与友好合作协约》，搭建海外司法联络平台，聘请69

位有威望的侨领担当海外联络员。

  “出国前，我曾担任青田县公安局治安科长，在调

解纠纷方面还是比较擅长的。”人称“百元店大王”的

徐宋灵，是西班牙知名侨领之一。久居海外的他从

2015年开始多了一个新身份——— 青田法院家事纠纷

人民观察调解团成员。2019年，他又被聘任为青田法

院海外联络员。曾经，为了调解一起涉外离婚案件，他

专程从西班牙赶回青田参加庭审。

  “现在太方便了！”徐宋灵说，从欧洲回国一趟

至少要上万元，还耽误时间，很多华侨因此怕打官

司，从而导致其权益受损后无法得到及时维护。如

今，在线就可以参加诉讼，让海外华侨打官司“一次

不用跑”。

  依托海外侨团搭建的司法联络平台，也在“跨

海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3月，青田法院执

行局就通过徐宋灵联系到被执行人陈某的亲戚，代

为转告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法律后果。之后，

陈某一次性将87万元执行款履行完毕，案件顺利

执结。

  这些年，青田法院立足侨情，探索“海内海外联

动、线上线下多元共治”新模式，打破地域壁垒，实现

“矛盾纠纷解决无国界”。通过海外司法联络平台，借

力海外侨团、侨办与司法局在海外设立的8个调解委

员会，目前已委托海外联络员送达法律文书950余份。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许多海外华侨无法顺利

回国，导致大量的涉侨纠纷无法及时解决。为顺应新

形势下涉侨纠纷化解新需求，青田法院积极探索涉侨

纠纷的多元化解模式，整合海外司法服务平台，并成

建制入驻矛盾调解中心，负责诉调对接。通过综合运

用“组合拳”，彰显涉侨审判的跨国情怀，为“后疫情时

代”涉侨审判提供了宝贵经验。目前已上线14名海外

联络员，在线调解涉侨纠纷176件，成功化解166件。

  以侨为“媒”、以“网”架桥，同解纠纷，同频共振。

2019年，青田法院被确定为全省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试

点工作示范法院。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该院共受理

涉侨民事案件758件，案件调撤率为74.19%。

  2021年4月26日，青田法院与多家单位联合建立一

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将涉侨纠纷多元化解与知

识产权纠纷诉源治理工作有效结合，使涉侨审判探索

进入了新阶段。

  “这些年，青田法院努力打造涉侨纠纷多元化解

的‘青田模式’，海内海外联动调解，线上线下多元共

治，最大限度打通了保护海外华侨权益联系的通道，

非常值得各地借鉴和推广。”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侨

联副主席陈乃科称赞道。

浙江第一大侨乡的涉侨官司怎么打
青田法院：以网架桥让海外华侨参与诉讼“一次不用跑”

记者调查发现新业态劳动者超时工作问题突出 专家建议

完善法律保障新业态劳动者休息权

  ● 记者走访20多位新业态劳动者发现，所有

受访者每日工作时间均超过12小时且是常态，有的

受访者为了工作经常一周无休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我国职工每日工作8小

时、每周工作40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

间的，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 亟须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的

休息权益和身体健康，逐渐落实新业态从业人员的

体检制度、培训制度、休息休假制度以及报酬基准

制度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 本报记者   陈 磊

  今年38岁的郑乐（化名）在北京开网约车，是某平

台的专职网约车司机，已经有5年的从业经历。他最初

选择开网约车的想法很简单，“觉得时间自由，赚的还

挺多”。

　　然而，当他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后发现自己错了。

“现在基本上每天早上8点半出车，晚上12点左右才能

回家休息，只要一睁开眼就在工作。”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展，像郑乐这样依

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公开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3月份，我国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约7800万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一直为社会

所关注。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访20多位新业态劳

动者发现，所有受访者每日工作时间均超过12小时且

是常态，有的受访者为了工作经常一周无休。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

周工作40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每

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新业态劳动者超时工作，

既违反劳动法律法规，也使自身的休息权受到侵害，

还破坏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关系，亟须通过完善法律

制度来改变这一局面。

主播连续工作14个小时

半夜累瘫直播间椅子上

　　“介绍完最后一款商品、关掉直播后，时间已经过

了零点，我累瘫在了椅子上。”王路（化名）向记者回忆

起自己的直播经历。

  当时，王路已经连续工作了近14个小时。摄像师

开始收拾设备，老板从旁边走上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扬声对大家说：“今天辛苦了，大家可以多休息一会

儿，中午11点再来公司吧。”

　　今年25岁的王路，2019年9月进入一家电商公司工

作，成为一名电商主播。公司跟他签约时明确要求，每

周要确保3至4天的直播，直播时间从晚上6点到晚上

12点。

　　但这并非王路的所有工作时间。事实上，在有直

播的日子里，王路需要上午10点左右到公司，然后准

备选品、走过场、背台词。“专职主播一般每天都得直

播6个小时，有的主播是一次性直播完，有的主播是分

两次直播完。我选择后者，每次直播3个小时。”

　　在没有直播的日子，他也不得空闲，而是要转

做运营或客服之类的工作，“基本上一周只能休息

一天”。

　　“如果临近‘双11’‘ 6·18’等大型购物节，主播可

能一个月只能休息一天，甚至一个月都没有休息日。

因为电商主播竞争非常激烈，你不直播‘人气’等数据

立马就会受影响。”王路说。

　　为了更好的发展，今年2月，王路从电商平台离职，

与一家网红经纪公司签约，开始做自媒体运营——— 用

他的话讲，就是从一个“坑”跳到了另一个“坑”。

　　自媒体行业竞争也异常激烈。王路接手了一个生

活科普类短视频账号，他既要负责写拍摄短视频的脚

本，又要负责协调拍摄细节，等视频上架后还要负责

推广和与粉丝互动。

　　在王路运营期间，账号涨粉近40万人，粉丝互动

量最多的一条短视频，点赞数达到32万人次。这时，网

红经纪公司又要求王路转型电商直播带货。

　　“在每天8小时直播之外，我还要考虑给自媒体拍

视频的工作，每天过得都很痛苦。”王路说。

　　今年6月，王路从网红经纪公司离职，只身前往杭

州某互联网公司工作。

　　说起离职的原因，王路称，一方面，是工作压力太

大，直播工作要求主播在镜头面前保持一个亢奋的状

态，每天要维持6至8个小时，对身体来讲是一个挺重

的负担；另一方面，这种长时间工作影响了正常生活，

使他没有时间参加社交活动。

每单0.3元月收入3000元

快递员没时间陪伴家人

　　像这样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新业态从业人员，

不止王路一人。

　　今年44岁的孙先生在山西运城从事快递工作已

经5年多了。接受采访的当天是个周日，他仍然早上8

点起床，然后赶到站点，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

　　“上午9点左右上班，几乎一整天都马不停蹄，到

晚上10点左右才下班回家，一年到头也休息不了几

天。”孙先生说，“干快递这行的，基本上都是这个作息

时间。”

　　为什么每天工作这么长时间？

　　“一方面，是因为公司有派件数量的考核要求；另

一方面，派件一旦超时，有人投诉的话，要赔不少钱。”

孙先生说，他最怕听到“投诉”二字，“投诉一单，一天

白干”。

　　因为孙先生所在地以水果、麻花等特产闻名，加

之近年来越来越多农户开始做电商，帮忙邮寄成箱的

特产，就成了孙先生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成箱的特产重量不轻，而频繁的弯腰搬箱装车动

作，也让他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等“职业病”。

尽管医生叮嘱他要尽快治疗，但在孙先生看来，他的

工作并不允许他去治病——— 目前站点就他一个人。

　　每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工作上，无法陪伴家人，

让孙先生感到无奈：“老婆孩子都抱怨过，家里有事赶

不回去，连朋友之间一起吃个饭也抽不出时间。”

　　不干这份工作行不行呢？

　　孙先生说，他所在的快递公司没有提供社会保

险，他所有的收入就是靠每一单0.3元积累而成的，目

前每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别

的工作他也干不了。

　　小李今年28岁，4个月前在天津注册成为某外卖

平台的骑手。

　　在他看来，自己几乎把醒着的时间都用来送外卖

了：系统派单、去店里取餐、按时送到顾客手中。成为

外卖员后，他给自己每天安排的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

半到晚上12点，中午和下午各休息半个小时。

　　“因为工作量和收入直接挂钩：每完成一个订单

可以获得8元，要确保每天接40单至50单，收入才过得

去。而且一般晚上10点以后跑外卖的骑手少了，夜宵

订单又多，竞争没白天那么激烈。”小李说。

　　工作中，小李最怕遇到顾客不接电话的情况。有

一次，他遇到一个出餐很慢的店家，同时还被平台派

了其他单子，好不容易拿到餐，到了地点又联系不上

顾客，看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他急得像热锅上的

蚂蚁。

　　最后，两个单子因超时被扣20元。“当时真的很想

哭。”小李说。

　　作为一名专职网约车司机，郑乐最多的一天接到

过50单，按照平台规定，每一单平台抽成20%。郑乐平

均每个月挣两万元左右，扣掉租车等费用后到手1万

元多一点。他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刚上小学，一个去

年才出生。

　　据郑乐介绍，他认识不少同行，大家交流后发现

每个人的日程都很相似：每天早上8点准备接单，因为

这段时间是上班高峰期，单量多；之后一直保持接单

跑车的节奏，直到晚上七八点赶下班晚高峰。之后，有

人会选择结束一天的工作，但更多的人为了多赚钱，

会继续工作两三个小时。“没办法，要想挣到钱，就只

能花更多时间跑更多的单。”

工作和休息界限不清晰

创新制度平衡工作休息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明确：职工每

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根据劳动法的规定，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

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

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告诉记者，

新业态从业人员超时工作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工作时

间过长会导致劳动者过劳，长期过劳则会带来身体上

的损害，“超长时间工作容易导致劳动者沦为一个工

作的机器”。

　　“超时工作影响了从业人员的休息权，破坏了工

作和生活的平衡关系。传统就业的工时制度是平衡生

活与工作的基准和保障，新就业形态不应放弃这一制

度目标。”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李海明说。

　　在沈建峰看来，新业态从业人员超时限工作有其

产业发展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和技术方面的原因。

他解释说，新业态从业人员多通过平台等进行工作，

在线时间比较灵活，其工作时间计算很难通过既有的

按时上下班的工时计算规则来完成，需要进行专门的

制度设计。另外，工时计算还涉及工资标准问题，这会

进一步增加制度设计的难度。

　　“新业态和传统的工厂就业在工作地点和过程控

制上有明显的不同，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作和休息的

界限是不清晰的。”李海明说，二者之间时间界限不清

晰，等待接单的时间就属于工作和休息的中间状态；

空间界限不清晰，工作地点是开放的。新业态从业人

员的超时限工作尚需要新制度来规范，而不宜简单照

搬传统工时制度。

　　“从长远来看，规范平台算法和劳动定额管理规

则是解决超时工作的必要方向。另外，产业内部形成

共同的底线性竞争规则也是必要的。”沈建峰说，应尽

快建立对平台算法、劳动定额等进行合理性控制的制

度，可以采取国家劳动基准的模式、算法和道德委员

会审查的模式或者类似集体协商的模式，或对此进行

组合适用。

　　李海明建议，从规范平台、落实平台责任的角

度限制超时工作和保障休息权利。例如，从反不正

当竞争法的角度，禁止平台之间的低价竞争、限制

平台以排挤对手为目的的不可持续的补贴；从工会

法的角度，发展行业工会和地区工会，为新业态从

业人员的休息福祉提供社会化的服务机制；从劳动

法的角度，应该将平台的控制和企业规章制度纳入

劳动法的审视范围，从而实现对新业态劳动者的非

歧视性保护。

　　“设定工时标准，禁止恶性竞争，提升单位时间

内的劳动收入，这是实现工作和休息平衡，保障新业

态从业人员休息权的关键。”李海明说，政府和工会

应该为新业态从业人员的中间休息提供公共设施和

便利；平台和企业应该为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作过

程进行人性化设计，而不得以精算为基础进行超限

施压。

　　“亟须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的休息

权益和身体健康，应该逐渐向传统的劳动保障制度看

齐，逐渐落实新业态从业人员的体检制度、培训制度、

休息休假制度以及报酬基准制度。”李海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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